
在场是精神自由的唯一实现路径

所谓精神自由，就是精神由自我主宰，不被本能、权威、体制、意识形态或物质所奴

役。精神自由是人类尊严、幸福和进步的基石，也是社会公义与和谐的关键要素。虽然在

不同文化、不同制度下，精神自由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，但就其核心内涵而言，仍是

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在法的原则下实现自主、自觉、自决与自我超越的精神状态，其结果

指向为：精神独立、自我立法、自我实现。陈寅恪在任教清华大学期间，于 1929 年所作王

国维碑铭中提出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②，可视为对精神自由的权威阐释。著名

思想家和作家、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林贤治也认为，“自由是第一性的，艺术和学术

是第二性的”③，精神自由是文学与思想的核心灵魂，它不仅决定了个体存在的价值，也

塑造了文学的本质形态。

就外延来说，精神自由应该主要包括三个维度：认知的自由，指向人的认知状态。对

世界奥秘的探寻是人的天性，诚如顾城诗言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/ 我却用它寻找

光明。”④但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又存在种种或主观或客观的遮蔽，在场主义主张的

“去除遮蔽、呈现敞亮、表达本真”，就是认知在场的必然要求。事实上，现实中影响认知

在场的因素有很多。无疑，指鹿为马是对认知自由的剥夺；统一认识，步调一致，如果建

立在科学有效的公共论证和研判基础之上，将个体认知上升到群体共识，无疑是精神自

由在更高境界的实现；但如果简单、粗暴地以服从去实现，甚至掺入了利益捆绑等因素，

则会对精神自由造成扭曲。

表达的自由，就是指我国宪法所规定的、必须得到保障的公民所享有的各种自由表

达权利，就文学而言，就是作家通过在场书写和以本真语言构建的意义形象，表达自己

对世界真相的认知与发现。

意志的自由，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原则下，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以自己独

立的人格姿态参与社会活动。

总之，精神自由是指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，既可以认知自我的认

知，也能呈现真实的自我认知、发现和愿望，并且具备无拘无束情景下的多种思维模式

的一种精神状态。此外，精神自由还意味着个体能够拥有多种表达方式和实践方式，甚

至允许非恶意的错误。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，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投入生活、工作中

的复杂问题，从而享受到精神自由带来的愉悦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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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在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制度、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语境下，精神自由不仅有不

同的评判标准，而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实现程度。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自由，古

今中外不少先贤智者可谓殚精竭虑，展开了从无止境的无畏探索，也取得了不乏宝贵的

思想成就。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提出的绝对自由观，主张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

名”①，打破了世俗功利与认知局限。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的“童心说”，认为个体童真

式的真诚体验高于经典权威，公开挑战了传统的儒家教条。②苏格拉底提出的自由方法

论，通过“产婆术”式的对话揭露认知的谬误，认为“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

的”③，即使面对死，他宁愿饮鸩而尽也拒绝放弃自由思想，成为知识分子捍卫精神自由

的永恒象征。尼采为表达自由意志，更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宣布“上帝死了”，呼吁个

体创造自身价值，以“永恒轮回”思想挑战基督教神学。④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，以

魔幻自由与现实抗衡，通过文学重构拉美历史，证明自由的想象力能够突破现实政治的

话语牢笼，构建文学的理想的精神自由世界。当然，还要记住康德的话：自由不是放纵，

而是理性为自己立法。

要有效实现精神自由，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场，因为：只有在场，才能实现认知的自

由。所谓在场，前提是“在”，即存在本身（Sein）或存在的本源。而“在场”，则是“在”的一

种特定方式，其不仅是主体与客体在同一场域真实、无障碍、无遮蔽的贴近；更在于“在”

可以被意识到并被直接把握与呈现。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思想资源。如果不在场，

与存在本身处于缺席状态，或不去除存在的种种遮蔽，不能意识到、把握到存在的本真，

认知的自由就无从谈起，认知的结果就难免失真，存在的意义也不可能被正确把握。

只有在场，才能实现表达的自由。精神自由不能只停留在头脑中，还要通过实践体

现出来，以改造世界、摆脱异化。通过认知的自由获得接近本真的认知后，只有把这种认

知表达出来，认知的目的才能在更现实、更广大、更深刻的意义上实现。对此，在场主义

有句名言：“说出就是照亮。”也即每一次对未知认知的说出，都是对世界某种存在的思

想烛照。这里的“说出”就是表达。不同主体、不同范畴，表达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，作家

以语言艺术构建意义的形象表达。要不受制约，真实深刻地表达对世界的认知，作家首

先必须有表达的自由；而实现表达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场，即以身心的“在”与融入，

以与当下语境相融友好的叙述方式，以本真的语言和亲历性书写，说出对世界、对当下、

对身边、对苦难的发现，让在场认知的真实和意义得以呈现。自由是精神本真的在场实

现形式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，在他物中实现自我，自己决定自己。

只有在场，才能实现意志的自由。所谓意志，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，并根据目的发

起行动，调节支配行为，克服困难，去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倾向，其对人的行为有发动、

坚持、制止和改变等调控作用。意志的自由，就是在认知自由、表达自由的基础上，自觉

地确定实现精神自由之目的和行动计划，并千方百计努力实现预定目标。于作家而言，

则是在场书写，而且只有通过在场书写才能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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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藻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学教学研究，成果颇丰。本期本栏选发的他的《生命的“在

场”与美学的“主义”——兼及在场主义为何钟情于散文》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将美学理论

引入在场叙事，从美学与在场的融合、生命“在场”的本真性、美学的终极价值、美学“介

入”的在场性维度，以及在场对美学的反哺等方面，探讨了在场叙事的生命美学奥秘：在

场主义不仅发现了作家在场、介入、敞亮的“自由生命精神”，而且彰显了人类求真、向

善、爱美的“自由生命追求”，是对著名思想家、美学家和作家，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高尔

泰先生美学名言“美是自由的象征”①的崇高致敬。

塞壬在获得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的答谢中说，她是真正的在场写作者。对此，笔者深

以为然。塞壬的散文，以打工一族的生活为土壤，以个体生命介入中国工业化、城镇化转

型时期的底层生存状态，呈现了他们的道德纠结、情感世界和现实困境，既具有穿透社

会结构、叩问公义的力量，又体现了在场主义的价值和追求。本期本栏刊发的唐敏老师

《论塞壬散文的“在场精神”》，以在场视角对塞壬散文做了较系统的解读，为我们更好地

了解塞壬散文，提供了新的参照。

①  高尔泰：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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